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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了！ ”我推醒正侧身睡
着的妻子。

“还早吧？ ”她咕哝，伸手去摸
索枕边的手机。

“天都亮了。 ”我抬头瞥了眼
床头一边的窗户。 窗户是格子状
的老样式， 母亲为着好几年我们
才回一趟家，新糊了洁白的纸。 晨
光已透过窗户照亮了里屋， 桌椅
柜箱的轮廓清晰可见。

这是我俩回乡探亲迎来的第
一个早上。

推开门， 院中景象立刻看呆
了我。 昨晚， 天不知何时竟落了
雪，而且，这场冬的初雪还下得挺
大，院地、屋脊、光秃的树冠，甚而
挂在屋檐下的黄灿灿的玉米棒子
上，全都裹上了层指把厚的雪。

如妻所说，天其实并未发亮 ，
原本只是这不约而至的雪借来的
天光，亮堂了大地。

故乡人， 把这样的雪唤作映
天雪。

大街上，同样洁白、宁静和空
旷，映天雪所营造出的晶莹、剔透
的世界，如梦似幻。 我和妻并肩站
在大门口， 出神地张望着这温馨
的一切的时候， 停歇下来的映天
雪又悄然而下。 那飘忽而至的雪

好似长了蜜蜂般的翅膀 、 蕴含了
灵性，轻轻的、静静的，纷纷扬扬，
让黎明时节的天地突然就鲜活起
来。

“吱吜。 ”对门章奶家的街门
被拉开。

“章奶也起这么早 ？ ”我正疑
惑， 裹着大概是她女儿的绛色头
巾、身穿一袭黑色棉衣裤的章奶，
跨出门来。

“早啊，章奶！ ”我赶紧趋前打
招呼。

“咦，你俩更早咧。 ”章奶亲热
地拉过妻子的手。 这是我俩第二
次回家了，章奶还记得她的模样。

“您这是去……”我以为章奶
趁着早去赶集。

“每年下头场映天雪 ，就想起
你宝之爷被抢救这回事 ， 咋都睡
不着， 非得到这大街上待上一会
儿不可， 哪怕就这么干冻着 。 这
不，都二十四五年了。 ”章奶眯缝
着眼，抬头仰望飘忽在头顶的雪，
似乎陷入久远的回忆。

其实 ， 宝之爷被送院急救这
件事，我记得同样的清楚。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事
儿，我还上着小学。

“哥，快起床！ ”那一天我们都

睡得正香， 街屋堂叔急切地敲我
家的窗户。

“咋回事？ ”父亲一激灵，隔着
窗问。

“对门宝之叔大概得了盲肠
炎，疼得在床上打滚。 克兴说得赶
紧送县医院开刀 ， 要 不 命 都 难
保！ ”克兴是大队赤脚医生。

“那就赶紧！ ”父亲翻身下床，
欲夺门而出。

“爸！ ”我在他身后喊。
父亲回过头 ， 疑惑地望着天

光彻亮中的我。
“咋了？ ”每到冬天，父亲喜欢我

睡在他脚后，权当他的“暧脚炉”。
“哦 ，都人命关天的时候了 ，

谁还计较恁多！ ”父亲说罢，一伸
手就拉开了门栓。

昨天早上，我放学回家，远远
听见我家门前传来激烈的争吵 。
走近了， 方才看清是宝之爷和父
亲。 他俩因为两家街门前地界的
“一寸之争”险些大打出手。

我也急忙穿好衣裤 ， 紧随父
亲来到大门口。

还在密扎落着的映天雪 ，令
我禁不住倒吸了口浸入肺腑的寒
气。 这场映天雪大概下了整整一
夜， 不仅门前的门槛石早被淹没

了去 ，我刚踏出屋门就听 “扑叽 ”
一声，脚脖子便没入了雪中。

宝之爷家门口，除却堂叔 、赤
脚医生克兴，武爷、旺叔、孬叔、喜
全叔和生产队长法明叔 ， 已围拢
在了一起。

“这么厚的雪，架子车可是拉
不成了！ ”大冷的天，法明叔急得
直抹额角的汗。

“找两根长木杠 ，扎成担架 ，
抬！ ”武爷年轻时当过支前民工，
抬过担架，果断地说。

很快 ， 法明叔从家里扛来两
根雪花尚挂的木杠， 旺叔则拎来
两团长麻绳。 武爷单腿跪地手把
手教着父亲和喜全叔 ， 三人就地
扎起简易担架。

映天雪宛似早春二月的杨柳
絮，下得很猛。 有打鸣的公鸡扯着
嗓子啼叫， 大概到了黎明前的五
更天？ 雪花裹了武爷、父亲他们，
他们便雪人般地忙碌 。 也就一袋
烟功夫，担架扎好。 章奶和克兴搀
扶着宝之爷挪出街门 ， 跟在身后
的孬叔抱着两床棉被 ， 一床用来
铺垫，一床用作盖身。

“咱四人一班，一里路一换，咋
样？ ”武爷见宝之爷躺上了担架，趁
机点上一袋烟，可着劲儿吸。

“中。 ”
“中。 ”
“咋着都中，累了换肩。 ”众人

应道。
“那中，就搁我在第一班了！ ”

武爷在鞋底上磕完烟灰 ， 那口气
不容有丝毫的质疑。

“走起！ ”父亲蹲下身，喊道。
“走起！ ”武爷、旺叔和喜全叔

也蹲下身， 四双粗糙却异常有力
的大手，握着担架的四端，一声齐
吼，便将担架抬离地面，扛在了各
自肩头，高一脚低一脚，向村东口
走去……

我一直站在街门口的老榆树
下， 看着父亲他们披着映天雪所
借来的天光， 即将消失在街头的
背影，心怦然而动……

“章奶，天冷，您还是回屋吧 ，
宝之爷还等着您做饭哩。 ”我对着
站立在风雪中的章奶说。

我 和 妻 挽 手 并 肩 走 出 村 西
口，脚踏积雪，便听到了十几年前
曾经听到过的熟悉的 “扑叽 、扑
叽”声，那种亲切的意绪便立刻涌
上心头。 这种久违了的声音引导
我俩向着那望不尽边际的雪野走
去， 心里充溢起故乡恩赐于我的
温暖！

华灯初上， 我们惬意地在海
陵岛海边散步；早上天蒙蒙亮，大
伙儿便赶到海边看日出。 太阳出
来了，耀眼的光芒从空中抛下来，
灿烂而温暖。欢天喜地的我们，在
沙滩上拍了无数的美照。 当我挑
选了两组照片发到朋友圈时，住
在山海那边的小桐， 遥遥地发了
一则微信给我：“你还是和以前一
样，喜欢美美地拍照片。 ”

说到以前，花影飘摇般，许多
的光阴就飘过去了。那时候的我，
扎个马尾辫、穿白色衬衫、戴红领
巾， 嫩草样地坐在一群同样嫩草
般的同学中间， 读书。 有一年的

“六一”儿童节，老师一走进教室
就兴高采烈， 连说话的声音都像
跳跃的音符。 她说：“为了庆祝你
们的节日， 学校请了照相师傅到
学校来给你们拍照！ ”话音刚落，
班里的同学就像春天的麻雀一
般， 兴奋地叽叽喳喳起来。 那时
候，拍照片是一件稀罕的事情，寻
常人家， 只有在节日或者一些纪
念日， 才到老街的相馆里拍一张
照片作纪念，拍之前，还要隆重地
打扮一番。

下课了， 我们排着队跟着老
师来到校园的花圃。 花圃里花红
花白，朵朵轻舞飞扬。照相师傅站
在和他差不多高的照相器材旁
边，笑眯眯地招呼我们。同学们轮
流站在镜头前笑逐颜开， 三个或
者五个在拍时， 其他的人便挤挤
挨挨地围着相机的玻璃框看，一
惊一乍地叫， 好美啊！ 落进眼里
的，全是花团锦簇。

好不容易取回了照片， 不是

想象中花红叶绿的样子， 黑白的
景， 黑白的人儿， 可是不管怎么
看，都是好看。 那时，我最大的愿
望就是拥有一部照相机， 想怎样
拍就怎样拍。

真的拥有一部照相机，是在
我参加工作的那一年， 那时，已
经有彩色胶卷了。 假日，约了几
个朋友到郊外去拍照。 一群女孩
子 ，花枝招展 ，在大自然里纵情
欢乐。 拍照时，还手拿一朵野花，
做出低头轻嗅的样子，不知这样
的温柔，最后被谁读了去？ 这些
照片，现在依然收藏在我的相册
里，只是照片上的人，早已像朴
树唱的《那些花儿》一样，飘散在
人海了。

如今，拍照成了家常便饭，不
用相机，胶卷也早淘汰了，只要一
部手机在手， 就可以随意地拍拍
拍。拍出来的照片，也少有晒出来
的，不是收藏在电脑里，就是收藏
在 U 盘里。

我的手机里就收藏了几百张
的照片。 有时， 我会拿着手机翻
看， 看年华如何从一张一张的照
片里滑过去。 眼前倏然晃过一个
老太太。老太太是我姑姑的邻居，
据说年轻时是一个出名的美人。
可是每次我见到她核桃似的脸、
青筋交错的手和牙已稀落的嘴
巴，就很难把她和美人联系起来。
直到有一天， 她拿出一个雕花漆
面首饰盒，打开，掀起里面的粉色
绒布，拿出一张发黄的照片来。照
片上的女子，明眸皓齿，妩媚得像
山茶花一般，我才知道，年华是从
手指间，簌簌而落。

一只小鸟飞到家里。“赶紧把
窗户打开，放它出去！ ”爱人把所
有的门窗都打开了， 小鸟却不领
情，依然惊魂未散，呆呆地站在阳
台的边上，一动不动。 也许是受伤
了？ 或者给吓木了？

小鸟左看右看， 那无望的眼
神真让人同情。 爱人此时的心情，
应该比小鸟更难受。 我悄悄地靠
近小鸟，多美的一只小鸟，鹰的头
型，黄绿白相间的羽毛，粉色的脚
爪。 看模样，不是野生的，应该是家
养的。 既然它不想飞走，就说明它
眷恋我们的家，与我们有缘。 爱人
建议，去鸟市场买一只鸟笼，我们
把它收养了，做一件善事。 我觉得，
生活随缘，做好事随心，好主意！

我急忙地赶到鸟市场， 把照
片给老板看，并说明来意。 一位很
懂鸟的老板，一看就说是一只虎皮
鹦鹉。 只养一只太显孤单，不如再
买一只， 成双成对， 这样皆大欢
喜。 我问他，是雄是雌？ 老板说，你

家的是一只公鸟，得配一只母的虎
皮鹦鹉，然后买一个鸟笼，再买一
包饲料，你们就成全一桩佳话啦！

好！ 我问了一下价格，一只虎
皮鹦鹉五十元，一个鸟笼四十元，
一包饲料十元，刚好一百元，圆圆
满满。我打电话告诉爱人。她犹豫
了一下， 为了救助一只流浪的小
鸟，我们又要倒贴一百元，日后还
要花时间饲养它们， 你要考虑好
这样做是不是值得？ 爱人的这番
顾虑是故意在提醒我， 她当下的
心情比我着急一千倍。 我故做为
难状， 那算了， 回去把它赶出家
门， 让它继续流浪吧。 我提高嗓
音：“老板，我爱人说价格太贵，不
要了！ ”这下可急坏了我爱人了。

“买吧！买吧！就一百块，就多了两
只小鸟，也没什么麻烦的，既然是
天意安排，这样的好事，为何不做
呢？ ”“买吧！ 买吧！ 救人一命胜造
七级浮屠。 赶紧买回来，以后我全
权负责照顾它们，不用你操心！ ”

我爱人真的是急了！
我把养鸟的所有东西都买回

来了。 爱人一直盯着那只孤零零
的鹦鹉在晚秋的暖阳下， 木木地
蹲在窗台上。 我上去抓它，它略作
反抗，但并不拼命。 我顺利地把它
抓在手上，放进笼子里。

一对陌路的鹦鹉突然间凑合
到一起，像两个陌生人一样，你站
在这一角，我待在那一边，互不理
睬，不打招呼，不言不语。 爱人在
一旁， 又开始多虑起来：“这样凑
合，不会是包办婚姻吧。 人家也不
知道喜欢不喜欢， 我们这么唐突

地让它们在一起，是好事，还是坏
事？ ”我认为，这不是人，是两只小
动物，就算有感情，也不至于像两
个人。 放心吧，它们是两只小鸟，
会和睦相处，甚至可以结为连理，
成为一对美满的鹦鹉夫妻的！

爱人按照我的说法， 给鸟笼
里添了饲料，加了清水。不久，终于
听到鹦鹉的叫声了，“吱吱吱”多么
清晰的鸟声，沉闷的空间一下子有
了春天般的感觉。“哦，它们开始蹦
蹦跶跶了！ ”“它们开始你挨着我，
我挨着你了！“真好，它们你啄我，
我啄你了！开始亲热起来了！”爱人
一天到晚，哪里都不去，时时地关
注着这一对“天上来客”，每一个细
节都让爱人兴奋不已。

到了晚上，爱人上网查了一下
如何饲养鹦鹉的知识，她一一对照
学习。 在照顾中，爱人发现了飞进
家里的那只雄鹦鹉受伤了，伤口在
尾羽上面。 难怪小鸟变木的原因
了。 爱人赶紧取出消毒水给它擦

拭。 将要入冬了，晚上的风大，温度
低了下来， 爱人根据学来的知识，
把一条旧的上衣改了，做成一条罩
布，把笼子盖了起来。 爱人说，晚上
不要太亮，太亮了鹦鹉见光不肯入
睡，将会影响睡眠，从而影响健康，
影响小鸟的情绪。 按照爱人的逻
辑，既然行善了，就要真诚，不能应
付，更不能只想取悦自己而牺牲了
别人。 鹦鹉是鸟，但和人一样，是一
个活生生的生命，更何况鹦鹉相比
其他鸟类，它更懂人性。

翌日清晨，雾水寒意未散之时，
爱人就已披衣屐鞋来到阳台， 趁着
朝阳刚出来，揭开遮光布，两只昨
天还是陌生的小生命，在一只小小
的笼子里， 紧紧地依偎在一起，那
两双圆溜且敏锐的小眼，好奇地盯
着我的爱人， 左闪闪， 右眨眨，然
后对着她， 叽叽喳喳地狂叫起来。
这一下子可把我的爱人逗乐了：

“幸福吧！ 快乐吧！ 来我家算你们有
福气了！ 这个鸳鸯谱我们点对了！ ”

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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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酒店出来，王好好
告别了同学和朋友，肠胃
一阵痉挛……怪谁呢？ 他
扬手抽了自己一耳光。前
几天， 他买彩票中了 70
万多元大奖，一激动便在
微信朋友圈“秀”起来，顿
时招来了祝贺的、借钱的
……此时，好好仿若踩着
一朵云。

他的座驾就停在伯
爵酒店的大院里，此刻他
想，我能开车吗，能躲得
了查酒驾的交警？ 倏忽，
他闻到一阵馨香，浓郁得
紧， 直泌心脾……哦，应
是桂树送香吧？他傻张着
嘴，大口呼吸着，直至咳
喘起来； 心里思忖着，我

这个熊样子，回家怎么面
对妻子和孩子，还是去老
地方洗洗脚醒醒酒吧，刚
抬足，遂又定住，那个老
地方的老板也是他的朋
友，想必也知道他中奖的
消息了吧？ 此刻，他不再
想见任何人……唉，偌大
的城市，陡然让他感到无
处安心。

“好好，你怎么在这
儿？ ”迎面走来一个魁梧
的身影。 好好定睛打量，
原是好久不见的彩友陈
总。“陈总，你怎么也在这
儿？ ”好好又打趣道:“你
这个酒老板，此刻应是在
酒桌上推杯换盏啊！ ”陈
总嘿嘿笑道：“谈生意会

朋友哪能总泡在酒杯中？
你知道不？彩友老刘前两
天喝得胃穿孔， 大口吐
血，老吓人了！ 唉，别说
了，刚才我也一样，胆汁
又吐出来了，今晚怕是回
不了家了。 ”

（何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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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 前区 ： 大号回
归 ，大小比关注 3：2 防 4：1。
和值上升 ， 关注 90-120 之
间 。 奇数反弹 ， 关注奇偶比
3：2 防 4：1。 012 路关注 ：1：
2：2。连号淡出，关注散号。后
区首防双小 、双偶组合 ，次防
双大、双奇组合。

七星彩：849-162-778-
421-586-077-453。

排列 3：精选号码三注 ：
785、316、079。

排列 5：精选号码三注 ：
86247、08428、14890。（安颖）

旺站又出大奖！
中山资深球迷合力中出 522 万元

彩
民
故
事

羊城晚报记者 安颖 插图 采采

11 月 24 日， 中山市不少
14 场足彩拥趸们纷纷奔走相
告：“又中了！ 这次是 522 万
元！ ”中山 4418018487 体彩实
体店业主吴先生则是长舒一
口气，感叹道：“终于中了”！

位 于 中 山 市 西 区 长 洲
路 翠 景 壹 加 壹 正 对 面 的
4418018487 体彩实体店，正是
此次 522 万元足彩大奖的中出
店。店主吴先生说，店里自 2016
年中出 1 注足彩二等奖 298 万
元之后，就组建了一个“足彩爱
好者之家”， 与购彩者“华山论
球”。 这个“足彩爱好者之家”里
头有四大足彩铁杆玩家，之前都

有不俗的足彩战绩，其中一人更
是先后中过 2 次百万大奖。

这四位资深玩家“错一场中
二等奖”的期数不下十次，虽然
总是与 500 万元大奖擦肩而过，
但一直在坚持。 今年 8 月 28 日
曾中得一等奖 88 万元；9 月份
再中 1 注十几万元的足彩头奖；
10 月份更是两中冷门二等奖，
一注 8.2 万元，一注 11.5 万元。

而 11 月 24 日开奖的 14
场胜负彩第 19160 期，他们有
两张彩票中奖，共计中得 1 注
448 万 多 元 的 头 奖 和 多 注
4.93 万元的二等奖，总奖金高
达 522 万多元。 这就是为何购
彩者兴奋地说“又中了”、而店
主却说“终于中了”的原因。

身为足彩玩家之一， 业主
吴先生说：“经营诀窍？ 更重要
的是心态吧。 店里过往三年业
绩都是中山十强，虽然说干一
行，专一行，但自身感觉店里
的成功并非靠自身看球水平
有多高，而是诚信经营、服务
好广大购彩者，适时规劝大额
投注，避免赌博式的投注。 之
前总觉得做体彩，在外人看来
是小生意，但自从国家和省市
中心宣传公益体彩、责任先行
之后， 我就找到了自己的定
位。 体彩是一项公益事业，我
同时也认为体育彩票是一种
娱乐。 花 10 元钱买一张足球
彩票，你可以更激情地看两个
小时的球， 甚至还有收获，不

中奖当娱乐或公益 ， 量力而
行，不至于沉迷。 球迷朋友们
无一不这么认为，外围是沉溺
型消费， 而且无益于社会，体
彩更能够节制，并有益于社会
体育和公益事业。 ”

正是缘于这种心态，吴先
生又成立了面积较大的一家体
彩店，装修有喝茶室和看球吧，
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的喜
欢和爱好，投资不大，却能够真
正地以球会友、以彩会友。

制图/伍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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